
二〇〇九年四月二日 星期四

C4 大公園
責任編輯：孫嘉萍

熟
悉
張
愛
玲
家
事
的
讀
者
們
，
無
不
為
她
父
母
二
人
一
生
的
經
歷
所
感
慨
喟
歎
，

而
張
愛
玲
自
己
對
她
父
母
的
真
正
態
度
與
情
感
，
似
乎
也
是
張
迷
們
所
願
意
去
獲
悉
了

解
的
。都

是
出
生
於
晚
清
曾
經
煊
赫
一
時
的
大
家
庭
，
撇
開
五
四
新
文
化
運
動
以
來
所
確

立
起
來
的
﹁新
﹂
﹁舊
﹂
標
準
，
那
樣
的
家
庭
，
不
用
說
舊
，
也
可
以
說
是
傳
統
家
庭

。
從
那
樣
傳
統
的
家
庭
裡
走
出
來
的
一
對
男
女
青
年
，
結
合
生
子
，
也
一
度
恩
愛
，
花

前
月
下
琴
瑟
和
諧
。
但
這
樁
善
始
的
美
滿
婚
姻
，
卻
未
能
善
終
，
並
最
終
給
張
愛
玲
和

她
弟
弟
的
一
生
，
帶
來
了
永
遠
揮
之
不
去
的
陰
影
，
甚
至
影
響
到
他
們
一
生
的
性
格
、

情
感
世
界
乃
至
現
實
人
生
的
選
擇
。

如
果
僅
僅
讀
到
張
愛
玲
早
年
作
品
，
從
中
得
到
的
信
息
似
乎
是
她
對
自
己
的
父
母

，
尤
其
是
自
己
的
父
親
滿
懷
着
怨
恨
。
這
種
怨
恨
在
她
從
父
親
的
幽
禁
中
逃
脫
出
來
之

後
表
現
得
最
為
強
烈
明
顯
，
她
甚
至
一
度
發
出
永
遠
也
不
原
諒
這
樣
的
狠
話
。
但
無
論

是
先
出
版
的
《
對
照
記
》
，
還
是
剛
出
版
的
《
小
團
圓
》
，
我
們
都
已
經
感
受
不
到
張

愛
玲
原
本
對
自
己
的
父
親
的
那
種
怨
恨
，
取
而
代
之
的
，
是
對
父
親
一
生
的
﹁理
解
基

礎
上
的
同
情
﹂（sym

pathetic
understa ndin g

）
，
是
既
飽
含
着
親
情
又
超
越
了
親
情
的
生

命
對
生
命
的
艱
難
與
掙
扎
的
慈
悲
。

凡
是
讀
過
《
對
照
記
》
的
讀
者
，
對
張
愛
玲
父
親
的
形
象
印
象

都
極
為
深
刻
。
尤
其
是
那
個
只
能
把
自
己
關
在
屋
子
裡
，
一
圈
又
一

圈
地
踱
步
，
行
進
中
嘴
裡
還
在
喋
喋
不
休
地
朗
誦
着
那
些
千
古
奇
文

的
父
親
，
那
個
將
孩
子
們
在
弄
堂
裡
的
溜
冰
，
說
成
是
﹁馬
路
巡
檢

史
﹂
的
父
親
，
那
個
將
終
其
一
生
一
無
所
成
、
碌
碌
無
為
的
父
親

…
…
或
許
真
如
張
愛
玲
曾
經
在
某
個
地
方
說
過
的
那
樣
，
因
為
懂
得

，
所
以
慈
悲
。
問
題
是
，
為
了
這
樣
的
懂
得
，
她
付
出
了
怎
樣
的
情

感
與
生
命
的
代
價
？
她
在
三
十
歲
之
前
幾
乎
一
直
無
法
根
除
的
那
種

對
生
命
與
生
活
的
恐
懼
感
，
又
是
怎
樣
被
裝
飾
成
為
一
件
件
炫
目
的

飾
品
的
呢
？

大
考
的
早
晨
，
那
慘
淡
的
心
情
大
概
只
有

軍
隊
作
戰
前
的
黎
明
可
以
比
擬
，
像
《
斯
巴
達

克
斯
》
裡
奴
隸
起
義
的
叛
軍
在
晨
霧
中
遙
望
羅

馬
大
軍
擺
陣
，
所
有
的
戰
爭
片
中
最
恐
怖
的
一

幕
，
因
為
完
全
是
等
待
。

這
是
《
小
團
圓
》
的
開
篇
，
亦
是
《
小
團
圓
》
的
結
尾
。

那
個
只
能
在
恐
懼
中
等
待
的
孩
子
，
那
個
記
憶
中
的
母
親
似
乎

永
遠
在
整
理
自
己
的
旅
行
箱
、
而
自
己
也
似
乎
永
遠
只
是
在
為
隨
時

準
備
遠
行
的
母
親
遞
這
遞
那
的
孩
子
，
又
有
誰
會
知
道
，
這
個
孩
子

每
每
這
樣
的
時
刻
，
內
心
深
處
的
真
實
感
受
呢
？
—
—
是
對
以
父
母

為
中
心
的
家
庭
出
現
的
破
裂
或
者
解
體
的
恐
懼
，
是
對
母
親
走
後
自

己
的
未
來
生
活
的
恐
懼
，
是
對
母
親
一
走
杳
無
音
信
的
恐
懼
，
是
一

個
失
去
了
母
親
的
溫
暖
庇
護
的
成
長
中
的
孩
子
對
於
生
活
的
本
能
的

恐
懼
…
…
所
有
這
一
切
，
對
於
尚
未
理
解
人
生
與
生
活
的
九
莉
來
說

，
只
能
等
待
，
除
此
她
沒
有
也
不
可
能
有
其
他
任
何
選
擇
。
那
是
怎

樣
的
等
待
啊
！
如
同
面
對
死
亡
一
樣
的
恐
懼
！
生
命
如
同
大
考
，
而
她
自
己
，
似
乎
總

是
處
於
面
臨
這
樣
的
大
考
之
前
那
種
幾
乎
令
人
窒
息
的
等
待
之
中
。
總
是
噩
夢
，
一
連

串
的
噩
夢
…
…

在
《
小
團
圓
》
中
，
張
愛
玲
對
母
親
一
生
的
顛
簸
飄
泊
，
似
乎
又
有
了
不
同
於

《
對
照
記
》
中
的
一
些
體
會
，
更
準
確
地
說
，
在
《
小
團
圓
》
中
，
張
愛
玲
對
她
的
父

母
親
的
一
生
，
儘
管
已
經
有
了
深
切
的
體
會
與
同
情
，
但
畢
竟
因
為
他
們
的
一
生
對
她

自
己
影
響
甚
巨
，
所
以
《
小
團
圓
》
中
似
乎
還
是
有
未
曾
消
散
淨
盡
的
戾
氣
，
這
從
作

品
中
九
莉
對
其
母
親
蕊
秋
的
態
度
中
可
以
感
受
得
到
。
她
甚
至
選
擇
了
償
還
母
親
在
自

己
身
上
所
花
費
的
金
錢
這
種
方
式
，
來
作
為
母
女
倆
可
能
是
最
後
一
次
的
話
別
！
而
更

讓
讀
者
們
感
到
震
驚
的
是
，
在
自
己
的
母
親
為
此
而
流
下
了
酸
楚
的
淚
水
的
時
候
，
九

莉
會
覺
得
這
樣
的
場
景
似
乎
與
蕊
秋
的
性
格
不
大
符
合
—
—
其
實
這
其
中
包
含
了
多
少

生
活
的
無
奈
與
苦
楚
！
一
個
曾
經
驕
傲
、
敏
感
而
自
尊
的
心
靈
，
遭
遇
了
另
一
個
正
在

成
長
為
驕
傲
、
敏
感
而
自
尊
的
心
靈
，
這
其
中
又
會
生
發
出
多
少
世
俗
生
活
中
視
為

﹁異
端
﹂
的
行
為
故
事
呢
？

（
下
）

把 「四菜一湯」和二十平方
米辦公室捏攏到一起來做文章，
是不是顯得特不倫不類？但事實
上，以上這麼幾個與辦公室以及
菜、還有湯有關的數字，都是上
級對下級的一種規範和限制，和
內地端正黨風、政風有關，和反

腐倡廉有關，所以，把 「四菜一湯」和二十平方米辦
公室這兩個貌似風馬牛不相及的話語捆在一起說事兒
，還真的是天經地義、順理成章。

我查了一下，早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毛澤東
、周恩來即倡導以 「四菜一湯」招待客人，原因是在
當時，公款吃喝（而且是大吃大喝）現象已經相當嚴
重。不過倡導不是嚴禁，所以到了上個世紀的八十年
代，公款大吃大喝之風已有氾濫成災之勢，正是在這
樣的背景之下，《經濟日報》發表了《必須重提 「四
菜一湯」》這麼一篇貌似振聾發聵的文章，有關方面
也隨即頒布了公款宴請只能是 「四菜一湯」這麼一個
渾像斬釘截鐵的標準。一晃又是二十多年過去了，公
款大吃大喝的惡劣風氣糾正得怎麼樣？是不是愈演愈
烈，咱們姑且不去判定，但發展勢頭絲毫不減，卻分
明是不爭的事實；也因此，當年曾被一些人視為 「反
腐良藥」的 「四菜一湯」規定，就徹底回歸了它的本
來面目──銀樣鑞槍頭，全然不頂用。

二十年前的一九八八年三月八日，我曾在《中國
青年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壞就壞在模糊上》的文
章，指出在中國官場文化中，模糊是一種被人操弄得
出神入化的處世手段，而 「四菜一湯」待客規定的精
髓，就在於模糊，有數量規定，無價格規定，有意無
意地留下這麼大的空子讓人鑽，也難怪公款大吃大喝
之風能在 「罵」聲中非但巋然不動，而且還大步前行
了。有人看過文章後對我說： 「題目應該改成《妙就
妙在模糊上》——頒布這麼一個規定，既玩兒一把反
腐倡廉秀忽悠老百姓，又不斬盡殺絕得罪有權者，真
是妙不可言啊！」是這樣嗎？但願不是。

遺憾的是，類似的讓人心生疑惑的規定還在繼續
出籠。一月十九日，國家發改委公布《黨政機關辦公用房建設標準》
，規定正部長級別的官員辦公室使用面積不能超過五十四平方米，縣
長書記不能超過二十平方米，而科級以下每人使用面積六平方米……
對這麼一個標準，我倒不主張不分青紅皂白地做出完全否定的評價，
但問題是有關方面必須說清楚，不容標準中有半點模糊存在。譬如，
標準中所言之辦公室，是指狹義的辦公室，抑或指廣義的辦公室？幾
年前，我作為政協委員去西南某省考察社區建設時，曾進入過一位某
市政協副主席的辦公用房。這位副主席的辦公用房是一套面積一百多
平方米、裝修精美的建築，由狹義的辦公室、會客室、午休室（其實
就是臥房）、二十四小時供應熱水的洗手間等房間組成。廣義地把上
述所有用房全都認定為辦公室，那這位副主席無疑大大超標；可如果
狹義地認定辦公室，把和狹義的辦公室相連的 「會客室、午休室（其
實就是臥房）、二十四小時供應熱水的洗手間等房間」統統剔除，那
情況可就大不相同了啊！

所以，國家發改委如果不是僅僅要秀一把，而是真的想剎一剎各
級公共權力機關的辦公大樓越來越豪華的奢靡之風，那僅僅發布上面
那種粗線條的模糊標準是根本不行的──二十多年前曾風光一時的
「四菜一湯」待客標準最終淪為笑料，就是前車之鑒。這一次，一定

要把標準搞得盡可能細，別讓心術不正者有可乘之機；當然，更重要
的是，還須進一步聯合相關部門制定出嚴厲的懲處辦法，並一絲不苟
地執行。

國家發改委之所以公布《黨政機關辦公用房建設標準》，顯然是
由於他們認識到了公共權力機關在辦公用房上的腐敗，已經使得民怨
沸騰。但願他們能把這件事做好，以改善執政黨的形象，並增強執政
黨執政的合法性。

金融危機經濟不景，
後生仔女拍拖也要精打細
算，閃婚、找媒相親、小
成本戀愛、戀愛消費 AA
制，成為當今降低戀愛成
本的時尚方式。

今年二十六歲的廣東人羅某，在從前供
職的私營企業月入九千元，去年底該企業倒
閉，他跳槽去另一家私營企業，月薪只有三
千多元，羅某大歎拍拖不夠錢使，原來的女
朋友甩了他。好在經紅娘介紹，羅某新結識
的女朋友梁小姐通情達理，拍拖時處處為羅
某省錢，譬如，減少到豪華餐廳，盡量光顧
大牌檔；減少到影院歌廳，多到公園散步；
減少打的，多搭巴士；減少購物，減少長途
旅遊……梁小姐甚至經常主動付賬，令羅某
不勝感激。

戀愛成本，成為時下年輕人關注的熱門
話題。近來，有人在網上大曬戀愛成本清單
。湖南長沙高某列出一份戀愛花費清單，發
現僅僅一周，他的戀愛花費就達到了五百多
元。高某月薪約三千元，他和許多戀愛中的
男士一樣，擔心 「這樣下去，還沒到結婚我
就破產了！」而幾位看過這份清單的廣州男
士則表示，一周才五百多元， 「濕濕碎啦」
。有人估算，包括外出吃飯、買禮物、娛樂
、旅遊等，平均一周五百元的戀愛花費，在

內地各大城市中，屬於中等消費。但是，如今在內地，適齡
拍拖的年輕男士月入三千元以下者並不在少數。若一周拿出
五百元拍拖，一個月就是二千元，超過月收入一半。

有婚姻問題專家表示，比起二三十年前，如今人們的物
質慾望大大膨脹，戀愛成本也高漲了二三十倍。面對高昂的
戀愛成本，甚至有個別 「斤斤計較」的男人失戀後向女方追
討戀愛花費，表示 「如果對所記金額有異議，可以到他那裡
核對發票」云。

「小成本戀愛」成為金融危機下的 「新概念」。有戀愛
調查顯示，四成受訪者表示，經濟不好但戀愛要繼續，不過
會節省開支，談小成本戀愛。這種節省開支的戀愛方式包括
：不上餐廳吃飯而在家自煮自烹，不上影院歌廳而在家聽歌
看影碟或在花前月下散步，不出省出國旅遊而在本地遊玩。
「花小錢玩大浪漫」成為時尚。戀愛消費模式，也從過去由

男士包辦到現在男女共同承擔，戀愛消費AA制尤其在大學
生戀人中盛行。

戀愛成本最低的是 「閃婚」──盡量省略戀愛過程，如
閃電般迅速結婚。據報，重慶一對青年男女，在朋友的介紹
下，只是通了五個小時的電話後，還沒有見過面，就閃電般
決定結婚，由此刷新了國內已知最快的 「閃婚」記錄。此前
，長春市曾經有一對男女在通七個小時電話後就決定結婚。

不過， 「保守」人士普遍認為，男女雙方從認識到結婚
，需要一個培養默契、相互容忍的磨合期， 「閃婚」的雙方
，往往不夠相互了解，難以獲得幸福。

相比之下，找媒相親 「速配」，似乎比 「閃婚」可靠些
。不少紅娘表示，過去是找不到對象的大齡青年才請人說媒
，但如今越來越多年輕男女為減少戀愛的 「時間成本」和
「金錢成本」，紛紛請信得過的專業媒人或親戚朋友介紹相

親，從長相、外形、學歷、家境、性格等多方面綜合考慮進
行配對，成功率比較高。據資深紅娘估算，找媒相親可降低
戀愛成本三至五成。

在方言相同、俗語相通的閩南
和台灣沿海地區，如果有誰進餐時
，不小心被魚骨鯁住或被飯菜噎住
，愛逗趣的人就會說： 「小心點兒
喲，吃死驗無傷啊！」原來，這
「吃死驗無傷」是沿海地區人們的

一句口頭禪。說起來，這句話的來歷還有這麼一個小故
事：從前，閩南有個偏僻漁村，好不容易請到一位教書
先生，村裡人大大小小對他畢恭畢敬，這個拉着他的手
，那個拖着他的衣襟，都關心地探問： 「先生，你平時
愛吃什麼菜？」

過去，私塾先生的伙食是各家各戶輪流着辦的。先
生看眾人真心誠意，也就沒一點客氣，說： 「我最愛吃
的就是這裡特產的蠔仔（牡蠣），餐餐蠔仔也吃不厭。
」大家知道了先生的嗜好，每一餐也就少不了給他烙些

蠔仔餅，做些蠔仔飯，煮些蠔仔湯，一心想把先生養得
胖胖的，讓他更安心地教書。

這位先生愛吃蠔是真，吃不厭是假，不幾天就大傷
胃腸。村裡人看着先生漸漸消瘦，就關心地問 「我們款
待有何不周？」

先生礙於面子，總是避而不答。
一天，村裡抓到一個慣偷，有人主張把他打死，莫

留後患。村裡的長輩說： 「這件事還是請先生來辦。」
先生說： 「把賊子關起來，從今天起，將準備給我

吃的蠔仔都讓給他吃。」
聽了先生對盜賊的處置，大家感到莫名其妙，但是

，既然要教書先生處理，只得聽憑他意。
幾天後，盜賊忍不住捂着肚子痛苦呻吟。第二天，

盜賊就失救歸陰了。
這件事傳到知縣耳朵裡，他猜想，盜賊肯定是被憤

恨的百姓打死的，於是趕緊派人前往驗屍。但是，左查
右驗，卻找不出半點傷痕，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事後，村民們豎指稱讚私塾先生處理得好，私塾先
生說： 「這叫吃死驗無傷。」

打那以後，人們也害怕教書先生吃蠔而死，就沒再
老是給他蠔仔吃。

教書先生終於知道，食物處理不當是可以致命的。
原來，蠔由於生長於海水中和過濾水中微生物作食物，
很容易受病毒和病菌污染，如果沒有煮熟，吃了輕則腹
瀉，重則帶來生命危險。此外，生蠔在加工過程中如不
注意衛生，加工後長時間在空氣中暴露，也極易引起一
些病毒和病菌的滋生繁殖而導致急性腸胃炎。

這句俗語告訴人們，凡事應適度。就像好酒不可貪
杯一樣，再好的食物一旦吃過量，都有可能造成負面影
響。

近年來博士很吃香，經濟學博士
尤其受歡迎，這便使人每想起洪傳經
博士。洪教授為我國較早的經濟學博
士之一，今已不為人知。他同時又是
一位傑出的詩人，我只是因為讀了他
的遺著《敦六詩存》，並據書中線索

向他的詩弟子周明道了解有關情況，這才知道了他的經
歷和具體情況。要了解一個人，莫如讀其詩，只有從其
詩和日記中才可以讀出其人之真。洪傳經的日記已無從
讀到了，這本詩集，是周明道冒風險保存了他的詩稿，
在他作古二十多年後才出版的。

洪傳經，字敦六，安徽懷寧人，一九○六年生。他
的父親是一個有識見的文人，不但要他接受嚴格的舊學
訓練，而且在他讀中學時又請了教師教他英文。他十八
歲時考取中央大學。大學期間，郁達夫被國民黨政府通
緝，隻身倉促出奔，他護送郁達夫脫險，並以詩送之：
「一書竟報逐高賢，行色倉皇盡室捐。鴟嚇狼貪何日了

，與公再結未來緣。」 從其詩中又知，陶行知、黃侃等
人與他有師生之誼，徐悲鴻為他畫過像。他二十四歲大
學畢業後，同當時一些有志青年一道，赴海外求學。留
學期間，他的父親去世，也沒有能送終。他留學法、英
，一九三二年在法國帝雄獲經濟學博士學位，次年被選
為國際學生會副會長。此後他遊歷法國、英國、德國、
意大利、比利時、荷蘭、盧森堡、瑞士等國，對這些國
家作了考察， 「三十海外歸」，一九三五年歸國。當時
國內一片混亂，經濟學沒有用處，他能做的只是在大學
教學，所以歸國後即主講湖南大學政經系。他當時只有
二十八歲，可謂少年英傑。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六年
，洪傳經授書於湖南、四川、安徽等大學，自海外學成
歸來，他一直在大學教書，是一位年輕而有為的教授，

父親替他取名傳經，注定了他以教書為生。那些年他對
祖國的貢獻，就是培養了一些經濟學人才。

新中國成立後，正是國家需要經濟學人才的時候，
他被分派到蘭州大學經濟系任教，不料發生了一件很糟
糕的事情。授課時，他從學術角度對毛澤東《實踐論》
、《矛盾論》的優點和不足之處進行剖析。對一位大學
教授來說，這本是極尋常的事，可是他竟因此獲罪，在
《甘肅日報》被重點批判。詩中有 「金銀氣散馨何有，
薏苡心虛謗未休」 、 「縮瑟料因聞道晚，狂頑應悔讀書
多」 、 「是非黑白原難說，休戚榮枯剩此身」 等句，可
見當時心情。他如果能 「承認錯誤」，或找周恩來幫忙
（他與周有舊），處境都會好一些，但他不肯認 「錯」
，也沒有去求周恩來，於是 「五十竟懸車」，離開了心
愛的大學講台，跟女兒住在了杭州，從此開始了他一生
的悲劇。

到杭州後，生活艱難， 「當年名利不關懷，自詡清
流與俗乖。到此方知吾道損，居然柴米上心來。」 一位
飽學之士，不但失用武之地，甚至為柴米而憂了。洪傳
經自云到杭州後有 「南冠之厄」，並說初着南冠， 「尚
與少數師友唱和，吟嘯自若也。厥後管制益嚴，復有抄
家之變，圖書詩稿，喪失殆盡。」 從他 「誰知北郭存真
性，竟有南冠到此身」 詩句看，這次戴帽還是因為蘭大
時 「攻擊」之事。

自着 「南冠」，生計更艱，幾乎全靠友人接濟，詩
中每有謝人饋衣饋物之作。且老天不睜眼，他的大女兒
竟因憂恚而早逝。一九六二年之作至有 「愁多聊自遣，
貧極總難醫。敢畫春盤餅，高堆不療飢」 、 「救貧聊止
酒，排悶強裁詩」 、 「豈有文章撐腹餒」 等句，有老友
來詩索和，他的和詩曰： 「報君一語君休笑，蟲已寒僵
不應聲。」 後來答友人詩有一聯為： 「波濤見慣心彌壯

，憂患嘗多念轉平。」 這些都是他 「文革」前在杭州情
況和心情的寫照。

「文革」開始後，這位洪博士的日子更是難過，詩
有 「放手拋藤杖，低頭着紙冠」 、 「雜著毀譏廿載後，
小詩批鬥萬夫前」 、 「篷門長掩堪羅雀，釜灶空陳欲斷
煙」 等句。一九七一年前後所作《述懷》，可以說是對
自己大半生的總結，其中有句： 「學匯中西空自許，言
非理則不相因。那知以此遘憂患，竟為多言犯要津。」
一個少年有成、學匯中西的經濟學家，不但未能再繼續
從事經濟學研究，而且淪落、困厄之況，實實可嘆。
《自序》中有一段話，至今讀來仍令人心酸：

自六六年以後，斗室索居，幾與外界隔絕，既鮮朋
舊往還，又無書籍流覽，甚至一切行動，均受限制。有
時糧斷衣穿，凍餒交迫，人生苦樂，實有難言。其間雖
偶有吟詠，但憑記憶，不敢留稿，深恐再遭事故，迫令
勞役，殊非遲暮之所能堪。

至此境地，可憐他仍不失詩人氣質，「鬥罷尚偷吟」
， 「紀實以詩鳴」 ，當時好多紀實詩，只要傳出去一首
，便完全可以再打他個 「現反」。例如《書憤》便是結
合自己的身世對浩劫的強烈控訴：

有兒有女竟成孤，無米無柴悵索居。物外親交皆斷
絕，胸中丘壑早荒蕪。南冠重比當山石，微命輕於覆轍
魚。誰政挺身分皂白，太陽萬歲日高呼。

此外，不但諷刺到對 「寶像」、 「紅書」的狂熱，
而且直呼 「是非黑白都顛倒」。這一時期之作，讀來味
極辛酸。一九七二年，他自顧衰老多病，知不久於人世
，便追憶前作，錄成清稿，交付周明道保存， 「一卷猶
思死後傳」 ，並說 「詩雖不工，然感物抒懷，胥發自胸
臆，厥非為詩而詩……可見余平生出處之痕跡。後之覽
者，倘能憫其遭遇，察其為人，進而研究數十年社會變
遷之概況，則幸甚矣。」 不能以經濟學為祖國作貢獻，
但願其詩能為後人研究、了解數十年社會狀況提供資料
，文人用世之心，可感亦復可憫。三月作序，九月便悽
愴地離開了人間。死時身邊只有一個十幾歲的小外孫，
真是 「死無葬身之地」，是周明道為料理喪事，並將老
人可憐的骨灰葬在了浙江蕭山自家祖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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